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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親像這款的人

一、楔子：解放塗鴉之有錢好屌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1 作為本文的開始

消費社會裡 某個招徠年輕消費者的運動鞋廠

商 舉辦了第X屆的亞洲模版塗鴉藝術巡迴展 黑衣

男佇立在繁華路口 某種能量蓄勢待發 場子越來越

熱 越來越搖擺 管他真塗鴉假賣鞋 前處有光 重

音切分拍 刷盤韻律鼓沁人心 來吧 抬起腳步邁

去 黑衣男篤定走 辣妹後面跟

裡頭果真喧嘩 男男女女外國光頭 名牌麥克風

主持人 不見塗鴉牆 只聞主持人叨叨切切 中英文

夾雜國際化 黑人小心回答問題 運動白鞋堆前頭

一雙花花綠綠應該就是他的作品 依稀聽見主持人說

有兩個多小時 大家可以慢慢看 欣賞作品

人群中 黑衣幽魂飄來飄去 在找什麼呢 電

視裡塗鴉大師 帶著防毒面罩親自揮毫 有點抽象

有點杜比非 倏間 拿著台灣生啤酒罐的手在螢幕前

大力點晃 每一下都是一聲刮盤 音樂變奏 鏗鏘有

力的電子琴聲傾瀉而出 像是電玩主角出擊時候的配

樂 再細細一聽 不是金包銀的旋律嗎 黑衣男也行

動了 他舉著 反對異化 解放模版 紙牌 沉

默宣示 接著穿起競選背心 上頭噴有字 但看不

清 戴上黑色蒙面罩 拿出紙模 熟練迅速地在身

旁的活動看板噴上圖案  周杰倫一貫挑釁神情 旁

邊大字寫著 有錢好屌

黃大奎的三連作 年 月 至 月 日 一群消失的勞動集合聯展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南北畫廊 林家安攝



鏡頭遠遠拍攝 黑衣男竄逃 也可說被主辦單

位驅趕 到街頭 更為快速的動作 在車水馬龍的

路口 在號誌控制箱 一連三面再次噴上 有錢好

屌 他好像噴上了癮 欲罷不能 決心一律在會場

周圍的交通號誌控制箱留下痕跡

會場裡的人對黑衣男的噴漆感到好奇 一個屌屌

的Hip-pop男孩插口袋留影 少女也跟著仿效 是裝

可愛不是酷 還有 兩個ABC男生在塗鴉前議論紛

紛

二、怪！很敢！

民國95年5月20日 進行田野調查的尾聲 我訪

問了田野對象的學弟兼朋友 這份田野工作占去我大

部分的心思 理論和實務上即知即行 不過 因為對

象是 人 真真實實的血肉感情動物 它確有別於

以往的知識學習 同時 也常常挑戰著我對 人 的

認識 我總是發現自己和田野對象在交往過程 充滿

了不可知 看 和不能知 看 的障礙和失焦 2 這

天 我在老師的建議下 先拉開和他的距離 轉而訪

問熟悉親近他的朋友 一方面企圖重新對焦 一方面

也作為旁敲側擊的印證

學弟叫陳俊銘 今年大四 是少數幸運的公費

生 正等待著分發實習 他一個人坐在工作室裡

我一開頭就問他

俊銘不假思索地回答

為甚麼奇怪 我繼續追問緣

由 他答不上 反正沒來由的覺得

學弟表示 對大奎學長的印象一直是如

此 到了大三某次在防空洞辦展 和他相處過後 發

現 才慢慢變

熟 我接著問道

但學弟解釋 不是講話有趣 而是

他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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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這一陳述 讓我回想起自己初識黃大奎的場

景 高瘦的身材 尖削的臉龐 安靜 寡笑 給人略

為冷漠之感 一般人對他的第一印象 確實覺得難以

親近 可是課堂上的他 卻不吝惜發言 常常滔滔不

絕地和老師討論 當時我的感覺是 黃大奎雖怪 但

觀察後發現他是個言之有物 且很能掌握表現機會的

人 有一次課堂中 老師問同學們未來想要進行的研

究方向 每個人輪流講了話 努力 生疏地 表達出

自己的計畫 如何做 怎麼做以及種種的千頭萬緒

輪到大奎說話 我印象中他先前低著頭像是在打盹

兒 當眾人眼光落在發言者時 他僅說自己不像各位

同學那般積極認真 也還沒想到要幹嘛 老師聽了

笑著說這可是黃大奎高明的修辭法 簡單一句話卻四

兩撥千斤 將我們剛剛的辛苦唇舌給貶了下去 另一

方面又造了梯讓自己上台 大奎直忙搖頭 說他沒想

那麼多 老師不死心地追問 可他還是謙虛的說 真

的還沒有想到要做什麼 工作室就在隔壁 歡迎大家

有空去參觀 順便給點意見

當時的我 對創作組的同學身上那股藝術家特異

獨行的氣息很感興趣 也許 被黃大奎那樣的 開場

白 給吸引 撩撥起好奇心 於是 主動地找了黃大

奎說話 想要認識他 電話號碼第一次聊天時就交換

了 只是 一學期下來 相處的機會不多 我除了知

道他大學念的是本校藝教系 精通搖滾樂知識 一手

撰寫破報樂評 另一手塗鴉 其他的認識則靠老師同

學們聊天提及

但我沒有想到 當時純粹的認識 緣分悄悄埋

伏 竟延伸成了這學期的田野報告 黃大奎欣然接

受我每個禮拜不定時的訪問 叨擾 有時候甚至是

突襲 校園裡 課堂上遇見了 常常是 就地盤

問 一番 4

貳、他是誰？

大奎

如此表示 對先前他流露出急躁的眼神做了委婉的解

釋 5

第一次訪問 約在學校見面 黃大奎看起來很

熟練 好像是被訓練有素的受訪者 6 馬上帶著我到

處看看他目前創作 活動的地點 他笑說如果你要



研究某種生物 一定會去找他的發源地 所以我們走

到藝術館五樓 他說那裡是他度過大學四年青春的起

源地之一 看了幾幅重要作品 媽媽他們在做什

麼 主義 信仰與其他 麥當勞 沒有

帶錄音筆 大奎講話很快 我只能不斷點頭 大奎不

時停下來問我 這樣有回答到妳的問題嗎

妳想要問什麼樣的問題 不知道妳想要知道

我什麼 太多源頭了 我不知道從那裡講起

妳下次列個問題好了

一、一個滿腹(adj.)牢騷的少年拿噴漆罐說話

短片中的怪客黑衣男 正是我的田野研究對象  

黃大奎 塗鴉對他而言 不單純只是形式塗鴉 更多

時候它作為一種抗議方式 一種書寫工具 塗鴉是對

嚴肅藝術體制的幽默以對 塗鴉是一個滿腹牢騷的少

年拿噴漆罐說話

滿腹牢騷 將 滿腹 作形容詞解 是為

滿腹的 牢騷 這裡 我將它視為黃大奎體內無

可壓抑 不能再抑制的怨言 一鼓作氣自體內宣洩而

出 在缺乏自我紓解和表達工具的情況下 常見的症

狀便是個體直接對所處環境 體制的衝撞和激烈反

抗

黃大奎就讀藝教系期間 因為未受過正統的學院

式繪畫訓練 寫實描繪技巧與班上同學形成落差 對

自己的創作之路 藝術家培養體制有頗多質疑 經過

多方的嘗試和跌跌撞撞的摸索 黃大奎在大四畢業前

夕 找到了最佳的代言工具 噴漆 這時候 噴漆仍

噴在畫布上 主義 信仰與其他 圖1 是他首

次採用模版 stencil 噴畫 文字為底 裸女重複拼

置 類似普普 Pop Art 手法 這個突破弭平了黃大

奎手繪能力的不足 同時 身為一個創作者 意義更

在終於找到一方可以自在揮灑的天地 重新將藝術理

念和觀照自身的問題交融思考

黃大奎持續模板噴漆創作 方向底定 剩下的就

是藝術形式的不斷嘗試和作品理念的差異性而已 有

一段時間 他將重心放在廣告和象徵符號的探討 以

曖昧的手法 刻意塑造介於作者和觀者之間一種 模

糊的詮釋權 產生了如 兩個啤酒罐 圖3

愛 圖4 等等作品

畢業後 黃大奎一邊到國小實習 一邊準備研

究所考試 已經打定主意要繼續走藝術創作這條路

他在這時發展了 圈圈人 系列畫作 將平時隨手在

筆記本上的塗鴉造型原稿不斷地格放 放大到巨幅尺

寸 然後一刀一刀細心切割 製成模版噴畫 如 背

影 圖5 6 黃大奎從挪用外界符號到創造出自

己的精神象徵 symbol  繚繞 捲曲的線條 一

圈又一圈的交雜在一起  這可能是黃大奎在塗鴉藝

術上的創新 此時他可能找到了頗適合他個人形象和

精神的藝術形式 這類似現代社會中 個體利用媒

介 比方音樂 藝術或者身體來作為表達 說話企

圖 將自己風格化的手法 我們稱之為 身體風格

bodily demeanour

我尚無足夠證據來說明黃大奎的身體風格是經過

如何鋪排 設計和展現的過程 但他在2000~2004作

品集中的自述 則出奇地提供我一個很好的線索繼續

探尋下去

圖 　主義 信仰與其他　 　噴漆 壓克力 黃大奎提供 圖 　麥當勞　 × 　噴漆 油畫 黃大奎提供



圖 　兩個啤酒罐　 × 　噴漆 壓克力 黃大奎提供 圖 　愛　 　噴漆 油畫 黃大奎提供

圖 　背影細部　原作 　噴漆 黃大奎提供 圖 　背影細部 黃大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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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該從大奎 說話 這件事開始 一路追

尋下去

二、一個牢騷滿(V.)腹的少年信仰搖滾

黃大奎在九十四年順利考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

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的創作組 這一年 他在校外

校內陸續塗鴉 悶死了 圖7 寫在繁華商業區

的廢棄空地的鐵皮上 控訴主管單位無能處置或官司

冷凍期 讓地白白 悶 在遍土黃金的地段 流浪

教師流浪狗 圖8 說的是謀求教職比登天還難

以往人人稱羨的科系選擇 一畢業就面臨失業困境

好比無家可歸流浪狗的處境 好男不當兵 圖

9 以偶像歌手周杰倫做題 諷刺偶像逃避兵役 卻

成天打籃球裝腔作勢 一句 好屌 一個不理人的

酷樣難道就是男子氣概

在這一小節中 牢騷滿腹 滿 做動詞

解 是為牢騷很多 堆滿了心腹之意 如果有一種混

雜的 非自發性的牢騷 比方說公眾的意見 大家的

怨言與個體的唉唉怨怨 相互交融 產生出一種 辯

證 過後的牢騷 那麼 我們便可這樣理解 黃大奎

將自身建構成一個處理公眾爭議和私議 個人情緒

想法 的特殊場域 揮別了大學時代慣用的手法  

以社會議題 政治權力 新聞事件來暗喻自我的處

境 涉及了困頓的青春 苦澀的愛情以及對未來的焦

慮 它是故作老成的個人化反抗姿態 隱藏在對俗世

外相熱切探究的面具之下  他注意到一個關鍵 一

連串對 我為何是這樣的男子 的追問 他必須將

藝術和自我本身緊緊扣連在一起 使他的身體風格更

一貫 更像是原生性的連結 而非披上一件不合身的

外衣 當創作者如此真實地朝內注視時 他的藝術將

脫胎換骨 比之前故作姿態的藝術更為成熟

上文中談到黃大奎將塗鴉視為一種說話的工具

這樣的藝術選擇 其實有一個很深的底蘊存在 這個

底蘊是他在2005作品集中所信仰的 搖滾樂

8

搖滾樂是黃大奎的生活和重心 他有意識地將搖

滾樂作為個體的 下層建設 一切活動 創作皆以

其為基礎發展

圖 　悶死了 　市政府空地圍籬 黃大奎提供 圖 　流浪教師流浪狗　台北教育大學 林家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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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到黃大奎試圖將搖滾樂和藝術創作連

結在一起 那麼我們或許是該提出這樣的問題 搖

滾 又是怎麼與黃大奎這個人 他的人生連結在一

起呢 黃大奎是如何將搖滾樂 塗鴉和他的藝術創作

這三者做一和諧的調度來呈現自己呢 我們有無可能

一層層地來解開這形塑過程

三、為甚麼要研究黃大奎

我想要認識黃大奎這個男生 他在某種程度上

和我們所見到的特殊人物很相似 一般人會把他放在

這樣的目光下注視 破壞狂 破壞公物的塗鴉 / 伍

佰 叛逆的搖滾台客 / 柯賜海 滿腹牢騷的異議分

子 但 帶著這種框架去看他是淺薄而且也未能把握

個人特質 我不想做相同 / 相異的比較 更不想做新

聞記者那種譁眾取寵的報導

黃大奎是十分社會 世俗 的創作者 這裡社會

的意思是指他的作品都具有強大開放性和議題性

他以豐富的生命經驗和攝受力去建構自我藝術觀

在藝術上的修為態度迥異於我們這世代的藝術家

即使看起來他不是那麼 合乎規範 又那麼接近邊

緣讓人家快要忽視 但我發現他骨子裡其實非常 強

悍 有一套嚴格的邏輯標準在運作  他對物 尤

其建構自身的歷史 有狂熱感情和鮮明的判斷力 從

這點出發 我的田野研究意欲探尋理解他的創作 生

活和想法 是什麼元素匯聚 促成了他目前的藝術觀

念 他曾面臨什麼樣的一個世界和生活空間 自我詮

釋與建構過程是否和藝術創作一起脈動 共振 他的

種種表達和呈現是否可視為一個成功的自我術數

種種問題還沒完全獲得解答 也許經過上面敘

述 暫且提供了一個很表面 淺層的回答 接下來

我將尋著更早的時間線索 觸探黃大奎生命中深層的

核心

參、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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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出自四月十三號的訪談 黃大奎談起大學

時代的一樁感情事件 對他而言 那是人生第一次把

全部可能都壓在一個愛的對象上 很多瘋狂和混亂因

此而生 求之 不得 是黃大奎當時最無法解開的感

情結

黃大奎對他所愛的對象是固執而激烈的 所產生

的傷害也是相互作用的 黃大奎和她都必須同時面對

友誼vs.愛情 無限迴圈的痛苦 或者 黃大奎嚴酷

地拷問 他質問她為何無法接受 也開始質疑自己究

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 男性 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

黃大奎用最熟悉的噴漆罐 將這段 牢騷 以兩岸政

治的大敘事方式 圖1 噴畫在畫布上

圖 　好男不當兵　 新聞畫面 黃大奎提供



我無意在此敘述和評論這段愛情 嚴格說來 是

黃大奎苦澀的單戀 愛情 可能不只兩個人的事

但傷害過後的重生 幸福往往屬於自己 大奎在當天

談話中對一個尚不熟悉的訪問者所展現的最大的誠實

和勇敢 其實是他在面對自我問題上 非常成熟的回

答方式 也同時對應到我接來下探索另一個面向的黃

大奎

一、自我敘事

某個程度上 黃大奎的 他人意識 非常強烈

他對自身 作為我的另個 異己 環境以及社會

的歷史有深不可拔的探索慾望 在採訪他的過程中

我不斷聽聞他敘述童年記憶和成長歷史

仔細探索相關資料內容 我們可以發現在黃大奎

的成長經歷中 隔絕和反抗 可能是被動的被排擠

也可能是主動性的對人 環境的抗拒 占有相當的比

重 一開始黃大奎的反抗意識就不是針對父母 11 反

而是起於同儕之間的敵我對抗 黃大奎說國小的時

候 在班級上的不快樂是因為班上多數同學熱衷於躲

避球這項運動 可是他自己覺得這項運動很危險 很

討厭打躲避球 他害怕 要閃躲 又不會接球 這種

情況下產生了負面的情緒反應 他會在打躲避球過程

中 故意用腳踢球 把一起打球的同學搞得很生氣

他視之為一種快感 班上同學都非常討厭這位 搗

蛋 不配合 的同學 覺得他害怕打躲避球是個膽小

鬼

在同儕之間得不到認同 黃大奎策略性地轉移到

學業上 他會多看一些書 努力追求功課上的表現

得到老師的讚賞 認為自己比別的同學懂得更多 更

有知識 這個行為讓黃大奎稍微平衡 或者說是一種

自我增強的方式 了失去團體認同的不足 實際上黃

大奎也需要 參與感 在五六年級的時候 學校重

新分班 黃大奎分到一個喜歡打棒球的班級 此時

他覺得這個遊戲顯然比躲避球公平多了 每個人都可

以上場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因而樂在其中 覺

得是認同和歸屬感最好的一段時光

黃大奎說他非常珍惜這段短暫而美好時光 因為

接下來的求學生涯 特別是影響一個人重大的國高中

青少年成長時期 黃大奎陷入更嚴重的 離群索居

的人際關係危機中 與大眾隔閡越深 他越發自我孤

立 甚至刻意做出反抗大眾意見的舉動 他如此描述

道

12

13

團體生活的失諧凸顯了黃大奎在想法和作為上

的 與眾不同 一開始 這四個字的意思比較相似

於 特立獨行 群眾不會因為 異 而接納和欣賞

你 反而將你排擠在團體之外 把你邊緣化 與眾不

同造成了黃大奎自己所說的 wrong man in the wrong 

place 錯的人在錯的位置 一種 不在其位 的

情況 它所展現的另一個面向 就是關於自我心理如

何對應的問題

二、並置 / 對抗並置

無論是不被團體認同 或者反抗 帶著顛覆意味



的攻擊團體 都可以用 格格不入 來概括 格格不

入可分成兩個意思 一面以被動意涵來說 是個體被

團體 體制的規範 公眾的意見給排斥在外 另一面

則是主動性的 個體產生了反抗 不願進入既定的體

制規範 兩個層面的因素相互交雜影響 再回頭去看

上文中描述的成長經驗和記憶 我們都可清楚看出黃

大奎對於「同」的抵抗 在童年期和國 高中時期

採取的是比較強烈的手段 越遭受限制 越是刻意反

叛 越是對教條和信仰不信任 越是憤怒 但對群體

的排擠和抵抗 不意味著他無法主導發聲 黃大奎在

國小時期就懂得多讀書 博求師長欣賞 在團體中保

持一定的位置和發聲權 在高中 群體相處的情況稍

微好轉 黃大奎看似不願進入團體生活 他寧願聽搖

滾樂 寫詩 埋頭寫日記 以洋洋灑灑的政治評論來

麻痺自己 但他仍參加校內的藝文活動 班級壁報布

置

於是 我們漸漸可以從黃大奎的成長經驗讀出這

樣地脈絡 他是常常保持一種冷眼旁觀的距離 時而

參加了某些約定 可接受範圍的團體生活 人際關係

交往 時而又對其表示不願服從和抗拒 他是處於

和異己關係「並置」，同時又「對抗並置」的這種矛

盾情節之中

黃大奎曾提及大學時期有兩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一是友誼中一方的背離

14

另外是感情的糾結和無解

15

黃大奎說到了大學期間 這才能過一種比較正常

的團體生活 對他來說大學是一種治療 它紓緩了青

春期的那種與眾不同的負面衝擊 實際上 大學的同

儕關係不那麼緊密 在處理非我族關係上 也相對地



比青少年溫和 成熟許多 黃大奎掌握到的是一種最

基本的禮貌和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所產生的和平

而且這種和諧關係不是經過他自己所製造出來的 大

學四年中 黃大奎在友誼上遭到背棄 感情上也被否

定 看似和中學時代一樣的場景 但這兩件事卻具有

不一樣的轉折意義  黃大奎開始有意識地去思考自

己的 位置 清楚認知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換

句話說 他是較以往更瞭解自我和異己的差距 去接

受這種時而對立 時而又並置的自我術數 所以 當

他領略了這個嶄新的道理 自我和異己 搖滾樂 塗

鴉和亟欲說話的發牢騷力量 便通通不謀而合地落在

這樣巧妙的設計之中 它們指向一個協調的路徑 讓

黃大奎可以將之各個相異的力量和元素整合起來 去

發展屬於他自己獨特的個人風格

肆、如果藝術作為一種自我術數

16

回到探訪黃大奎工作室的那次訪談 我跟他提

及也接觸 訪問過另一個塗鴉團體 上山打游擊
17 他們的調性和單打獨鬥混街頭的黃大奎很不同

作品混雜了一種商業設計感 慣用英文 麥當勞或異

國圖騰作為標題 他試著解釋自己塗鴉的立場 塗鴉

雖然是取法歐美 但語言和形式卻可應變 入境隨

俗 用在人地不熟悉的洋文來表現 能達到幾分塗

鴉解放的目的 那不過是一淺層的植被 無法觸及核

心 又或者只是將 塗鴉 視作一種秀異工具

一、反抗

只要是藝術 塗鴉和搖滾樂 黃大奎總是侃侃

而談 據我所知 他也一邊在寫破報 18獨立音樂專欄

的樂評 照理說 他目前的這項兼差 寫樂評專欄

和他所信仰的搖滾樂 應該算是一條如魚得水 完美

結合的路子 但實際情況 黃大奎對搖滾樂的認知和

觀點還是和圈內人很不相同 他曾發表一篇尖銳的

批評 不說英文這麼難嗎 一隅之秋 追麻雀 認

為本土創作樂團只知複製異國情調 卻模糊了自我主

體的身影 玩搖滾只是裝腔作勢的道具 談不上由衷

而發 更遑論深入民心 19 結果這篇文章 引發了多

數圈內人的不滿和抗議 他們認為黃大奎帶著某種政

治正確眼光 難道只有講台語才是愛台灣 才是真的

本土 創作音樂 在批評獨立音樂創作的多元

性 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了解搖滾圈內的生態和環境

就妄自論斷

黃大奎說他總是要對抗這種角色尷尬的問題

20 既在圈內但又不像是完全圈內

人 不同調的問題還是發生著 一開始他會對自己懷

疑 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才對 可是後來 他漸漸領

悟 不管在圈內和圈外 他的工作就是作為一個反抗



分子出現 不悅耳的噪音成為每個體制的對照物 讓

人們不只是耽溺在圈圈之內的安全感 塗鴉也是類似

的情況 反抗 衝撞 那些習以為常 醉生夢死的人

們

21

很顯然的 黃大奎的反抗精神扎根於他自身的成

長 團體生活經驗 前文關於他的自我敘事部分 我

們可以很清楚看出黃大奎在面對他者時 採取那種既

並置 又 對抗並置 的策略 相同的處境 在藝

術上 他也一樣謀求發聲 / 現身的權利

二、自我術數

不管是東方術數或者是西方術數 要探究的其實

是 命運是否存在 這個本體論老問題 命運是個人

性格 處身特定時空 自我和外在環境相遇而生的化

學作用 它的不可回覆性 不像物理數學那樣可以反

覆推演 論證出相同的結果 我在這裡 挪用這個簡

單的概念來說明黃大奎這樣的人生 他一樣也運用了

一套自我術數來解釋自己，論證自我的存在

從早期黃大奎的藝術創作 可以看出他在處理

他我關係 的方式 乃是 並置 對應的手法

前面提到的 主義 信仰與其他 兩個啤酒罐

或者是 麥當勞 都採取對照 / 對稱 / 並置 / 複製

排列 種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作畫 並置 或

者 複製 動作本身 代表對他者事物主體性的溫和

掠奪 透過一巧妙的對照形式 達到顛覆和反動的效

果 他的策略是潛取異己的語言 熟悉之後 再從中

顛撲 舉例來說 賣給你 見上圖10 共分三

層 底圖是商品條碼 第二層不斷複製噴漆裸女圖

案 最後看到一灘紅色顏料看似洩憤地潑濺在這一畫

面上 反襯了題旨 賣給你 我們知道其實黃大奎

講的不是 賣給你 而是 不賣給你 那一筆紅

的作用就是作為抵抗的一擊 又 最近一次黃大奎在

台北藝術大學南北畫廊所舉辦的合展作品 我的第一

次 見上圖11 把撿來的廢棄物品拆解 拼貼

右邊海報是當初陳水扁競選海報 左邊是雜誌的色情

圖片 中間裝置敲下廁所磁磚壁面 下格黑抽屜處放

了塑膠手套和保險套 白色噴漆噴在左右的圖片上

一句標語 世界都在看 被塗掉了 政治和色情的不

斷對照衝突 阻礙觀看思緒的順暢 白色噴漆扮演關

鍵性 暗示性 的一筆 透過噴漆罐噴出油漆的動作

陽具射出白色精液 這才協調兩者 托出主題

無論是紅色噴漆 破壞性的一筆 或者白色噴漆

協調貫串的一筆 都凸顯大奎特殊的藝術語言 玩

弄 明褒暗貶 口是心非 的兩面手法 只是

這種破壞性 又指向建設性 的表達方式 要達成效

果 需要使多大的力量 顯然這兩筆都下得 過重

些 黃大奎一直透過藝術創作 不斷地實驗來找尋解

答 企圖找到最佳的力道 一種揉和自我身體風格的

代言工具 / 發聲位置 這一過程就是黃大奎的自我術

數

三、用他們的方式說話：「覆蓋」

黃大奎在影片中的反制行為 先在塗鴉會場閒

逛 看似當中分子伺機而動 他找到一面宣傳該活

動的廣告板 噴上自己的宣言 三個圖案把原有的廣

告給 覆蓋 住了 一切看起來非常 合法 黃大

奎的噴漆行為甚至被誤以為是該活動宣傳的一部分

直到主辦單位恍然大悟 清查藝術家名單發現並沒有

圖 　我的第一次　噴漆 裝置作品 黃大奎提供圖 　賣給你　 × 　油畫 噴漆 黃大奎提供



這號人物 這才惱羞成怒地把黃大奎趕出會場 讓黃

大奎得以名副其實地在會場外塗鴉 達到解放塗鴉

不被商業捆綁 的目的 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 乃是上文我所提及黃大奎的一貫藝術策略 潛

取異己的語言 熟悉之後 再從中顛撲 只是在影片

中 顛撲 反抗的力道被巧妙隱藏 黃大奎在借力使

力的情況下 讓人初始會習以為常 一瞬間又變換異

位 這個發現是人們主動去揭露的 反差的就此出

現 而藝術行為所要描繪的真實也被凸顯了

讓我最後再重新整理一次對黃大奎的描述 如

果說藝術是人生一面鏡子 亦是一個縮影 那麼

我們可以透過本文 透過黃大奎在進行模板塗鴉最常

行使的動作  將手塗原稿 格放  而看見他在公

領域中所展現的身體風格 黃大奎視塗鴉為其說話

和他者溝通或表達意見的工具 乍看之下 黃大奎的

塗鴉行為和社會上特異分子如柯賜海舉牌抗議一樣

被視為醜怪 邊緣人的無謂牢騷 一般人根本不屑一

顧 但他們的高明在於對自我和他者之間差異的認

知 比一般人都還深刻仔細 我們也許不能認同柯賜

海的理念和訴求 但我們不得不佩服他瞭解媒體屬

性 懂得在消費社會把握一分鐘成名的機會 黃大奎

更為精進之處 則是懂得他們的說話方式 透過藝術

創作行為 來模仿 諧擬他所要反抗的對象 這也如

實呈現了黃大奎的人生經驗和藝術創作有相同的自我

術數 一連串並置 / 對抗並置的過程

■ 注釋

黃大奎 年 自製光碟 解放塗鴉之有錢好屌

我在採訪黃大奎的過程中 因為受訪者非常踴躍提供相關資料和訊息 但我時

常苦於釐清問題 想探究核心卻總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感 因此特地訪問第三

人 黃大奎參與的藝術團體 臥龍 五男 之一的成員 陳俊銘 希望獲得交

叉比對 讓蒐集的資料更符合真實現況

根據陳俊銘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盤問 是個玩笑話 我跟黃大奎的訪問關係建立在同班同學的基礎上 大部

分的田野場域就在校園裡 除了約定的訪談時間 一堂課上 系辦和校園各角

落也常有緣地碰頭 不趕時間的話 我們就會小聊一下 問問幾天內發生的近

況 我相信交朋友和田野調查是相互進行的 我甚至透過訪談一個人身上 學

習到如何面對自我 但這反省並不在這篇田野研究的討論之中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大奎於訪談同期間 因在學校塗鴉 好男不當兵 而吸引電視媒體採訪 一開

始他希望非常有條有理地呈現自己 帶著我去看幾幅重要作品 創作源頭 或

者要求我提出類似像新聞採訪模式的問題大綱 讓他方便回答 但實際上 這

樣一問一答的採訪卻不是田野調查所企求作為

黃大奎 作品集

黃大奎 作品集

黃大奎 作品集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黃大奎在一次訪問中提到他和父母的關係 我很感謝父母讓我去上作文班

補習英文 他們願意栽培我 讓我可以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對我來說 父母是

對我最誠實 最包容的人 我爸爸是成衣廠經理 早年他家道中落 加上家族

經驗 讓他個性比較務實 相信事情要經過努力 要積極去做事 比方說他年

輕的時候是業務員 去雲林賣一套書 五萬塊有人買 所以他覺得只要肯做

沒有什麼是不行的 相對來講 我媽比較浪漫 小時候會帶我去看展覽 然後

讓我學畫畫 跟父親很不一樣 黃大奎 田野訪談紀錄 民 年 月

日 由此可知 黃大奎和一般青少年很不一樣 他並未經歷太多對家庭反叛過

程 相反地 家庭是他在遭遇同學排擠時 唯一值得慰藉的容身處所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年開始 四名政大廣告系學生 組成一個名叫 上山打游擊 的類藝術

組織 利用月夜無人之際 在校園四處噴漆塗鴉 他們宣稱 塗鴉之舉是為了

要觸發學生對政大空間權力的思考 反抗校方獨斷獨行的美學詮釋權 以顛

覆 具破壞性質的塗鴉藝術 來挑戰權威 並主張學生也應擁有詮釋空間的權

利

破報是破報 是在台灣發行的免費週刊式報紙 破報的特色是仿效美國

紐約市的村聲雜誌 提供相當多藝文節目消息刊登 大約占 分之 的版面 並

附有社會議題的專欄等 破報主要標榜的是 青年文化 或更精細一點的說

法 就是 非主流的青少年次文化 破報現任總編輯是黃孫權 他認為破報

的立場是 自由派偏左 破報在近年來對於全民寫作相當熱中 除了將報紙

以部落格的形式電子化 也開始了中英文版的雙語編輯 並成立有台灣部落

格 台灣獨立媒體中心等大型論壇式的網站 此外 破報也參與和支持相當多

台灣地下樂團 前衛劇場 社會運動的演出 資料出自維基百科

黃大奎在這篇文章提到 獨立創作樂團在台灣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歷史

卻還是有許多人以自認英文程度好或用英文唱起來比較順為藉口 不斷複製異

國情調 還自以為是創作結晶 卻不知如此行徑只會使自我身影更加模糊而

已 所謂搖滾創作的本土化不應該只是向刻板印象中的藍白拖 檳榔辣妹 七

彩霓虹燈取經 但更不應該是淪為國外樂團的 同人誌 喜歡某種樂風或某

個樂團就近乎全盤照抄 貼近現狀的歌詞描寫會更容易得到回響共鳴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根據黃大奎與本研究的訪談 年 月 日

 
■ 參考資料

黃大奎 月 射出 覆蓋 塗鴉行為的在地實踐與反省 台北教育大

學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創作組方向發表論文 未出版

黃大奎 黃大奎作品集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面試資

料 未出版

黃大奎 看 開了 黃大奎作品集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面

試資料 未出版

黃大奎 解放塗鴉之有錢好屌

黃大奎 我這樣過了一生 作品集

黃大奎 台客 非常光碟影音


